
如果将苏菲 ·玛索比作银幕上盛开的法

兰西玫瑰；那么戈蒂埃 ·卡普松如同琴弦上描

绘的法国印象派画作，两者都拥有极致浪漫

和无限魅力。作为上海交响乐团2023—24乐

季驻团艺术家，卡普松昨晚亮相捷豹上海交

响音乐厅为观众带来深情、凛冽的埃尔加《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童年的光
浓烈情感被注入深沉旋律，激荡在心间

却又有着难以言喻的悲凉。埃尔加的《大提

琴协奏曲》是一首宏伟、和平的协奏曲。天才

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在20世纪60年代演奏

了这首名曲，她的录音深深震撼着一代又一

代的演奏家，而卡普松，也是其中之一。

杜普蕾留下的录音资料弥足珍贵，正是

这段动人演绎成为卡普松童年的光。他清晰

记得第一次听到杜普蕾的录音，不过是六七

岁的年纪，却莫名流下泪水。选择用这首协

奏曲来拉开演出季序幕，卡普松并不讳言自

己的“私心”：“她的演奏对我影响深远，时至

今日，每每演绎这首曲目，她的演奏总会回荡

在我的耳边、我的心间。”

年轻的心
已过不惑之年，卡普松依旧保有满满的

少年感。怀揣着最初的梦想，他不遗余力

地鼓励年轻人跋涉在音乐之旅。一年半

前，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18岁到25

岁的年轻音乐家，基金会至今已资助超过

18位音乐家，奖学金也由最初的13.5万欧

元增长了两倍。

“我们为年轻音乐家推广，试着给他们寻

找独立举办音乐会的机会。”尽管卡普松的演

出行程满满当当，但他依然会花很多时间来

维持基金会的运营，并精心设计了基金会的

网站。他说：“我们能够用音乐来表达情感是

一份幸运，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份‘特权’，因而

要格外珍惜。”

上海之缘
卡普松前日抵达上海，第一时间便赶到

排练厅和乐团合排。他和上交这支年轻又富

有活力的乐团一见如故：“演奏家的年纪大都

在35岁到40岁之间，我们是同龄人，能很快

产生默契。他们的音乐领悟力很强，短短一

个多小时的排练，我们合作非常顺畅。”

来过上海很多次，这个多元文化融合的

城市给卡普松的印象是“不可思议”“充满活

力”。当然，老饕也爱本地美食。半年前来沪

时，极爱大闸蟹的卡普松因来时并非蟹季而

略感遗憾，因而对此次秋日之行充满期待。

无奈，得知蟹季依旧未到，他笑着摊摊手：

“没想到我还是来早了。”

今年12月，卡普松将与指挥家迪图瓦

合作在沪亮相。明年5月，他还将来沪演奏

迪蒂耶的大提琴协奏曲《遥远的世界》。卡

普松说：“迪蒂耶是法国最重要的音乐家和

作曲家之一。我很幸运在他去世前的10年

能和他一起工作，演奏他的大提琴协奏曲。

这是一部神奇的作品，富有诗意、非常复杂，

却有着美丽的色彩和纯粹的宁静。”

音乐之家
卡普松出身于音乐之家，他的哥哥是位

杰出的小提琴家，这对兼具才华和美貌的“卡

普松兄弟”在中国知名度极高。他还有一个

姐姐，是语言治疗师，兄弟姐妹间感情甚笃。

虽然现在和哥哥不那么经常合作了，但卡普

松依旧为他骄傲：“拥有一个演奏如此动人的

哥哥，一直是一种巨大的灵感源泉，他总能激

励启发我前进。”

问卡普松，家中下一代会否继承他们的

弓弦天赋？他笑说：“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1

岁、一个14岁，她们虽然也在学习小提琴和大

提琴，但纯粹为了兴趣。”据说，姐姐想成为一

名芭蕾舞演员，正为此努力学习舞蹈。而妹

妹同时也对唱歌、跳舞、表演感兴趣。对卡普

松而言，兴趣远比是否走专业路线来得重要，

他说：“她们会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很好奇，

她们未来会选择怎样的路。”

本报记者 朱渊

手语也有“口音”
每周一到周三，是唐文妍到电视台

“播”新闻的工作时间，至今已经坚持了8

年。“手语也存在‘口音’差异。”唐文妍说，

“比如北京，积极的‘积’和激动的‘激’都用

同一个手势——公鸡的‘鸡’，但在上海我

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她在电视上用手语

播新闻用的都是上海人习惯的手语，“为的

是让大家都能理解。”

走出新闻直播间，她也会和听障朋友

们交流，问问他们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

“毕竟新闻的语速特别快，加上新闻本身就

是没听过的事情和新奇的东西，还有一些

生僻概念，平时听障朋友在生活中也不会

用到，需要深入浅出地为他们解释。”

“携手”走近艺术
除了在电视上“播”新闻之外，你还可

以在上海书展、CCG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

览会、《从波提切利到梵高》画展、音乐剧

《长靴皇后》、话剧《国破》……看到她用手

语带着听障观众走进艺术世界。有的相对

轻松，比如在《从波提切利到梵高》画展上，

唐文妍只要跟着讲解

员，讲解员讲什么她就

翻什么；有的需要她沉

浸式地“讲解”，几位参

加今年CCG的男孩说：

“以前站在有的展台前，

不明白为什么演员还没

有出场，大家就已经舞

动起来。今年，唐老师

在旁边告诉我们，是因

为最燃的主题曲响起来

了，于是我们也融入其

中。”

对唐文妍来说，剧

场和演出的讲解挑战比

较大。很多听障朋友尽

管非常喜欢看演出，不过苦于剧场里只有

对白字幕，很多用音效推进的情节他们无

法理解。比如有些剧的悬疑桥段，演员听

到脚步声回头。但对于听障观众来说，会

看不明白。这要求唐文妍对剧本非常熟

悉，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手语穿插进去，“不

过有的演出时间很紧迫，可能演出当天才

会复习排练。”每当演出结束后，听障观众

告诉她“我们都看懂了！”时，她也笑了。

无论如何，唐文妍已经用自己的手，拉

近了听障人士与艺术之间的距离。

举“手”之劳暖心
唐文妍之所以选择做一名手语翻译，

还要从2004年说起。那年，她还是华东师

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心理学专业的一名大二

学生。一直对手语感到好奇的她，看到学

校在招收手语学生时，便报了名。虽然课

堂上学了不少，但真正和听障朋友沟通起

来，她才发现生活中聋人朋友手速飞快，而

且学校课堂上教的手语和他们平日生活中

用的完全是两码事。她说：“如果不走进生

活，不和听障人士交朋友，是没有办法真正

掌握手语的。”

在上电视“播”新闻之前，唐文妍一直

在东方医院做志愿者。有一次，她陪一位

听障阿姨去看病，她看到阿姨的女儿在旁

边哭。唐文妍安慰她：“妈妈的病不重，你

不要担心。”女儿说：“我不是哭这个。我妈

妈以前看病特别不容易，她没有办法和医

生讲清楚自己哪里不舒服，她也不好意思

老让我们请假，就一直拖着。有了你们翻

译，她看病也不再成为我们家的难题了。”

唐文妍说在医院各个科室里，最难翻译要

算口腔科了，“因为很多人在灯下张开嘴，

就把眼睛闭起来”。

看到举“手”之劳真的能为大家解决难

题，唐文妍也坚定了自己要做一名全职手

语翻译的想法。6年前，曾有一篇报道说唐

文妍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全职手语翻译。

“现在不是啦，我同事有两个也是全职的。”

她说，“所谓全职，就是一切社保都是从自

己做手语翻译的收入里交，但是这样的生

存压力也是挺大的。毕竟手语翻译的工

资，很难和其他行业竞争。”

起初，父母也不同意女儿做个“个体户”

式的手语翻译，毕竟985大学毕业，直到唐

文妍在电视上开始用手语“播”新闻，让爸爸

妈妈真正觉得女儿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她期待能为服务对象带去日臻完善的

体验，也期待着有更多有志之士可以加入手

语翻译队伍，推进手语翻译的职业化。

通过B站这部名为《今天忙啥呢？》的

纪录片可以看到，和很多人一样，唐文妍

“碌碌也有为”的每一天，组成了我们平凡

而闪光的生活。 本报记者 吴翔

携“手”描绘更美好生活
今天是国际手语日

能用音乐表达情感是一份幸运
大提琴演奏家卡普松昨在沪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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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六届国际手语日。
也许你经常在电视新闻的一角小屏里看到唐文妍用手语为观众

“播”新闻，但很多人不知道，她在电视新闻上用的手语竟然是上海
话。走下荧屏，她会“携手”听障人士去看展览、话剧；也会出现在医
院、法院，架起沟通的桥梁。哔哩哔哩（简称“B站”）关注到了这位特
殊的全职手语翻译，将她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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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普松在演奏

■ 唐文妍的工作得到人们称赞


